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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米盖拉、朱万曙  

  在全球化时代里,不同国家某些人文科学领域由于承继了各自的传统而产

生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史与文化史范畴;在历史研究领域如此,在现代

社会科学领域更是如此。然而这一现象在某些研究对象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正如印刷品与书籍史。通过抄写和印刷将文字、图像和思想定格在某种可以携

带的载体之上,使之既成为每一种文化的“产物”,又成为它的“表现形式”,甚至

有时还成为文化本身的“象征”。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就传承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有时还不免带有科学以外的其他意义1。

编纂本辑的原意是荟集有着不同学术文化背景的中外作者的研究成果,从
而达到一个完整性的述说,但又保持各自观点,相辅相成。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主编者发现无论是时间还是方法都很难相互协调:中国作者的“快节奏”与国外

作者的“慢速度”仿佛格格不入;国外作者总体分析的倾向与一些中国作者局部

个体的研究似乎背道而驰;本辑各位自由选题的作者,其关注点也未能囊括各个

时代与不同种类的徽州书籍。其观点与研究方法自然南辕北辙。这一点主编者

从一开始就有所预料,但是没想到作者们的“固执己见”最终却成为了一个几乎

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本编卷首,作为主编的我们就需要一种批判论调:这个

论文集不是一个集体合作的工作成果,而是个人工作的汇集,有时甚至存在相互

间的针锋相对。本辑文章可说是完全谈不上系统与全面地论述徽州印刷文化。
然而,正是由于没有对某一地区的书业生产形成完整、系统的综述,因而也

没有预先设定惟一的研究方向———例如地方史与社会史,或者出版史与文化史,
或者印刷史与技术史等等,因而本辑文章的多样性正反映出对徽州研究途径及

兴趣的广泛性。文章不一定详尽全面2,但它们却材料丰富、角度多样。
在一些海外作者的文章中,对印刷史和出版史的“徽州角色”有了某些缩小



的定位;由此,也许作者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的看法表现出一个共同

特色:西方学术界研究文化史时部分地对于社会研究以及地方社会研究的疏离

和废弛。书籍与人都在流动,而这两者作为“载体”而承载着的思想同样也在流

动:因此意图将关注点集中到某个地区,尤其是所谓的“本籍地区”(特别是对于

像徽州这样一个人口迁移频繁的地区),对研究历史文化的一些学者,其实意义

不大。
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学者还是集中在对这片特定地域的研究之上,忠实于地

方文献资料———有时由学者们亲自收集所得。在他们眼中,从其他地方而来的

更加全面的信息与考量对于当前的课题与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还有,对于

那些有文献学背景的作者来说,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思路及方法毋庸置疑受到了

传统目录学与版本学的影响。
当然这种不统一与多样性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读者在阅读本辑各篇文章之

时,可以激发对围绕明清两代徽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书籍与印刷品的各种议题兴

趣。一些读者的兴趣点是在中国书籍史,文献图画的编纂、生产、传播及保存之

上;还有些读者可能更关注古老徽州的历史:本辑中也强调了他们最感兴趣的课

题———在所谓的“文人书籍”之外,在徽州还有诸如家谱等民间文献的编纂与印

刷品,而论文集里也谈到这些资料;正是由于这些文献的存在,才使得通过徽州

文献与印刷品研究社会文化史成为可能。
因而,就是在上述议题里,徽州可被视为某个更加广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

至少在书籍史研究范围内,徽州在明末和清代归属于一个更大范围:诸如剧作、
文集、医书的出版印刷,明末江南的其他城市亦有参与;而到了清末,善书与童蒙

读物则在整个国家各地区流传3。徽州并不是一个“云海中的孤岛”———这是人

们喜爱的对于黄山的称呼,而更多是作为城市化程度很高的江南地区的一个外

围据点,在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扩张之时徽州被渐渐边缘化,但同时徽州也更加

融入这一地区整体。此外,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也许它正好可以解释为何

很难以统一的方式研究徽州:固然印刷业在徽州历史悠久,作为作者、编者、藏书

家和刻工的徽州人在书籍世界里也是领军人物,然而徽州人的书业和书籍活动

在很多地区发展(徽州之内和徽州之外,即“小徽州”和“大徽州”),徽州刊刻者用

过多种不同的方式,他们也表现出社会多层和不同的水平(官刻、家刻、坊刻、团
刻)。在这种情况下,从16世纪末开始已经很难谈及徽州是惟一的“印刷中心”。
徽州并不是一个专营外销书籍的乡间中心,而它也不是一个足以在书籍生产中

2 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完全“自产自销”的大型城市4。书籍生产并没有控制在少数家族手中———参与

从计划到销售整个过程的书业诸多环节的家族5。徽州可说是一个书籍世界各

类“行动家”大显身手之地,这些人相互关联但又彼此独立,他们在当地工作或是

远走他乡,他们就像徽州出身的著名商人和官员那样,经常东奔西走。他们经常

身怀一技之长,但也不是人人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这一点我们从部

分文章中可见一斑,并且值得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然而徽州也不总是向外发展的起点,有时也是中途站与回程的终点。黄应

光、吴勉学与张潮的祖辈就离开徽州迁居他乡,而徽商则向东发展,如宋公祠便

定居在苏州阊门外。但还有些人会途经徽州,一些徽州人也会返居故乡,那些书

籍、文献与消息则在来来回回传递流动:例如明代家谱中使用的图例符号是徽州

本地的发明,还是见证了某种外来表现形式的迅速传播? 徽州与别处一样,时有

府县官员来走马上任;明代时有士人游历此地秀丽的山水;明清鼎革之际亦有遗

民来此隐居;20世纪初则有来自江西的刻工来祁门县工作(当然祁门陈氏宗族

的源流跟江西浮梁有关,但是该情况表示一个盛产刻工的地方也会有外来者的

参与);民国时代也许还有小贩挨家挨户兜售上海印刷的善书6。这些情况再次

表明,徽州书业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对于研究者而言,则富有极大

的挑战性。
本辑还再次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从哪些方面及怎样界定某一地方研究的

局限性。这在徽州研究的层面上更加突出,尤其从“文书”的研究到“文献”与“古
籍”的研究以后。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此并不试图给出答案。但同时从另一角

度来看,还必须考虑到的事实是“绝对中性的载体”并不存在7。人们在移民的同

时也带去了自身一部分历史。甚至今天北京的居民也不全是地道北京人,有时

需要两代甚至更多时间让外来的“新移民”融入移居地,“同乡会”一类的组织至

今尚存。应该看到这样的现象存在,那就是一个新移民尚未被移居地完全接受,
然而他已不属于他的原籍了:在这一时刻,他既不属前者又不属后者,或者,他既

属于前者又属于后者。经济的迅速发展或是社会的巨变往往伴随着移民大潮,
那么亦不难想象明清时代生活在其他城市的徽州人,他们很活跃但依旧从事着

祖传的职业,因此维持乡情联系。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象征的意义,尽管他们

是出生在南京、杭州或是其他的城市,但他们仍然将自己视为、并继续自称是“新
安人”或是徽州各县的本籍人,无疑这已是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之上了。

从整体上来看,尤其是从书籍史的角度来看,本辑的各篇文章展示了对于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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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印刷品及书籍研究的多样性及复杂性,而这正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有多个层

面并且兴衰起伏的社会的反映。即便学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在徽州本地印制

的产品,一旦不再遵循传统版本学集中研究善本的方法,那么他们就会看到诸如

时贤编纂的地方志与收藏家手中的墨谱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医书8,稍晚些还

有善书和童蒙课本:清代的这些作品特色与明末书籍特色都不尽相似。时代更

晚的还有同一张纸上印刷与手写并存的现象,是出于占卦的卜者之手———尽管

现存的这个资料在时间上来说都比较晚,但从文书的性质上我们可以猜想,绝大

部分年期早的这类文书都已湮灭无存。上述的文献截然不同,但是它们却都是

在徽州刊刻的。这多重资料体现了从士人到一般平民的各个社会阶层与印刷史

的关系。
本辑采取以下的组织形式:第一及第二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起到了总论

的作用,前者将徽州置于唐、宋代与其他印刷中心相较,后者则是论述明代晚期

徽州和其他印刷中心的情况。第二部分重点论述在明代徽州版本中重要的作品

和种类:第一篇关于医书,可与前一部分对照来看;之后还有数篇文章,分别关于

徽州的官刻、地方志、童蒙读物9、戏曲刊刻及墨谱。介于书籍和文献之间很难界

定种类的家谱,在徽州通常是制作精良的印刷品,因此值得作为地方印刷史的研

究对象。这类不以阅读和传播作为目的的“非书籍”更是史学史和社会史的重要

资料10。从印刷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印证了其形式的多样性。本辑文中个案研

究提供的两个实例彼此差别很大,而这并不是完全由于时代差异造成的;第二个

实例还揭示出在徽州也有外聘的刻工,这个情况与人们一般观念不同。接下来

的是一些“非书籍”的印刷品:下面的两篇文章介绍散印品,及形式成冊的文书。
其中一篇关注的是善书,这些以散页、小本形式存在的文献,见证了一种地方文

字的文化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这些文献大都是印刷品,但并不全是,这也

反映出长期以来手写本仍在中国占据着一席之地。尽管这些文本的对象是当地

的普通民众,但却有着外部来源。
本辑最后的两篇文章我们以单列的方式介绍给读者。第一篇从篇幅与内容

上都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关于徽州的著作中,张潮是不能不提的人物。然而正

如这篇文章分析的那样,张潮与他的故乡直接的联系其实少之又少。另一篇则

是一篇多年前文章的译文,外国作者在书籍史与徽州研究成果十分重要:该文可

说是文化史研究的杰作,它将各类版画、绘画作品联系起来分析,而这些作品的

对象都是黄山,———一座在徽州乃至中国都极具象征意义的名山。这篇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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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不仅仅具有跨地区的意义,更使本辑扩大了广度。
在附录中,我们增加了有关徽州文书的近期研究的综述11,应该对徽州研究

的学者和对徽州增加了解的书籍史学者有帮助。我们在此就不再对印刷史或是

书籍史研究进行综述了:本辑中关于散件印刷品一文已经提供了部分信息,我们

建议读者可以参阅众多其他有关著作及完整参考书目12。
最后,我们向所有支持《法国汉学》出版的机构和个人,向本辑的作者、审阅

者和译者13,以及赞助部分研究的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14表示衷心的感

谢!

〔注 释〕
1 有些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本辑的中文与法文题目的不一致(法文的意思:徽州人的印刷

品)。为此题目编者与编辑来回多次讨论,这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是在中国对徽州印

刷与书籍一系列相关或是无关的观念的反映。

2 关于徽州书史有两种综论,见徐学林(2005)与刘尚恒(2003)的作品。

3 米盖拉在SHARP(OxfordBrookUniversity,2008年6月)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为教

育而印刷:帝制时代晚期中国地方个案研究”(PrintingforEducation:ALocalCase
inLateImperialChina )一文中,对清代及民国时期不同层次的教育类书籍———《四
书》及其他蒙学课本进行了研究。从这些书籍中可见徽州的情况能夠与其他地区类

比,因为同样版本的《四书》在浙江、安徽南部以及福建北部流传。如1833年版《铜版

四书遵注合讲》即是如此,最近在安徽私人和公共单位收藏了数本,在法国、中国国家

图书馆也有收藏。一些文献是在徽州编纂的,但也有全国随处可见的:如《千字文》与
其他杂言。还有诸如流传甚广的明代四川西昌程登吉的《幼学求源》(亦称《幼学琼

林》),现存很多版本,例如1820至1850年间由徽城文余堂刻本(婺源董成校注),就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较晚时候还有别的徽州重印本存世。

4 徽州既不像福建的“乡间”生产中心(如宋代至明代的建阳与清代的四堡),也不像南

京那样的大城市。

5 与福建建阳及之后的四堡不同,徽州并不是一个由少数家族掌控了全部商业书籍生

产的印刷中心。尽管行业中也存在一些家族参与的情况,如一些著名的徽州刻工黄

氏家族等。但是,尽管他们声名卓著,但直到近代,他们仍被视为刻工。当黄利中(义
先,1652—1738)作为出版商而在家谱中荣耀一时之际,徽州书籍的辉煌时代也终结

了。换言之,徽州所出的美轮美奂的书籍是不同人群合作的结果。从书籍史的角度

来看,作为书籍印刷中心,徽州远不如其他地方那样具有代表性,甚至可以说它是“非
中心”,或是各种关系的交叉点,因此非常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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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包筠雅关于四堡的著作中,她指出近代本地刊刻书商人可以在自己的书店里进些

外地印制的书籍:离开四堡的时候他们携带雕版印刷的书籍,回乡的时候,他们还带

有纸张和其他产品,包括一些机器印刷的图书。参见Brokaw,2007,页238。因此20
世纪之初,徽州人也可能将上海印刷品带到当地。

7 参见 MichelEspagne(埃斯帕涅)的文章,《文化转移和书籍的历史》,载韩琦、米盖拉

主编,2008年,页209—225。

8 明代汪机医书的版本尺寸多样性可作为一个实例,参见韩琦、米盖拉主编,2008年,

页78—80。

9 我们也很遗憾地看到这一论题未能得到充分的研讨。在研究徽州的教育问题的作者

中,许多关 注 版 本 问 题,尤 其 是 宋 代 的 版 本,我 们 从 刘 祥 光 的 博 士 论 文(见 Liu

Hsiang-kang,1996)多处及李琳琦的著作中均可见一斑。

10 这一部分内容也包括了卞利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徽学》,2008年6月,第五

卷。但作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和法国远东学院合作项目的组成部分,我们仍然

决定将这篇文章在本辑发表一次,因为该文章是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同时,因为家谱

在徽州研究中地位重要,这篇文章可使读者能夠看到更完整的徽州古籍、印刷品的

述说。本辑收录卞利的这篇文章时对原文有所刪节。关于家谱的编纂,参见赵华富

(2004年,第四章,徽州宗族谱牒)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载《中国谱牒研究》(1999
年)。

11 我们在此引用了其他综述,如朱万曙(2005)或唐力行(2003)。

12 关于中国及西方书籍史参考书目,可参见韩琦与米盖拉主编(2008):《西方书籍史参

考文献》、《中国、日本书籍史外文参考文献》、《中国印刷史、书籍史参考文献》,页

255—303。

13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王菡先生审阅了贾晋珠的翻译文章,而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

书馆卓立博士、法国远东学院华澜先生则审阅了周绍明的翻译文章;法国高等社会

科学院博士生吴旻翻译该前言的第一稿。

14 同一研究计划下还有西文研究文章将在2009年的Bulletindel􀆳Ecole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法国远东学院期刊)要发表。此外,米盖拉和鲍国强等人正在作

有关徽州家谱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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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到徽州:中国最早印刷品地理分布略论

戴仁(Jean-PierreDrège)著  
吴旻 译  

  探讨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及其初期不仅是老生常谈,而且也是非常不易的话

题。正如许多其他发明创造一样,很难对印刷术的诞生给出一个确切的时日,并
且首先需要区分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其中后者开始于公元11世纪,相
对来说较为人所知。然而本文所要进行探讨的却正是前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雕版印刷的书籍。尽管一个世纪以来,为重寻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学者们一直众

说纷纭、争论不休,却始终未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是每当有文献提及在某个时代

存在以某种形式的雕刻木板将文字或图像复制到纸张或纺织品之上,每当有能

够断代或是不能断代的类似印刷实物在中国或是在日本、韩国发现之时,上述论

战又会再次如火如荼。事实上这些文献或是实物与其说属于印刷术的第一阶段

还不如说是属于它的“史前”阶段。曾几何时,对于印刷术起源的讨论转向或是

偏移到了“印刷术的史前史”,试图寻找那些对于雕版印刷术的诞生产生过影响

的因素,其实际目的都是将最早使用雕版印刷技术的时间提前1。于是在这一研

究领域里,我们看到了诸多大家如卡特(ThomasF.Carter)2、伯希和(PaulPel-
liot)3、张秀民4、李书华5、钱存训6。从此印刷术在时间上被分成两段:第一阶段

是印刷术的各组成要素陆续成型的过程,这些要素由不同物质组成,根据其性质

的不同,或为基础为工具,或为形式为内容;第二阶段则是随着雕版印刷书籍的

出现真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两个阶段之间的界限究竟定在何处则随着新史

料或是新实物的发现而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借助一块块雕

刻出来的木板进行印刷的技术,而是将这种技术运用于复制书籍,即作用于一批

装订好的纸张并且是一定长度的连续文字的载体。

  近年来,有关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也有针对从唐代至宋代的早

期印刷书籍的。在中国、日本乃至西方,研究课题或侧重于印刷技术,或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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